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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make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olor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designs. Based 

on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lor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lor view, it sums up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color views. 

Through the use of color in the desig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rchitecture, clothing, decoration and other case stu-

dies,itgrasps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olor concept in the historical space and the trend of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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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在视觉艺术中是 感情化的元素，具有在瞬

间引起视觉关注与情感互动的效果。它既是物质反映

出的不同光波的物理特性，也是反映人类群体生活的

情感符号。在西方，圣母、上帝常穿着红罩衫、蓝斗

篷，红色、蓝色成为对神性的信仰、纯洁的符号象征。

在中国，自隋文帝以来，黄色一直作为皇帝服饰专用

色。黄、白、红、蓝的着装色代表着不同等级，凸显

了中国“礼”的符号象征。比较之下，西方的色彩观呈

现出追求再现的视觉经验特点和技术系统，而中国的

色彩观特点，则饱含了人文伦理的色彩表征符号意义

和美学特征，生成了人类文明中独一无二的色彩文

化。如何把握中西色彩文化观的历史解读与差异提

炼，这是一个研究与解读现代设计的主要方面，也是

一个需要多学科、跨领域思想参与讨论的文化现代性

课题。 

1  西方“三相结构”色彩观下的设计色彩 

从欧洲文化史中能够得到构成西方色彩观的三

相结构：质感（以自然石材、青铜为主色调的古希腊

罗马艺术）；象征（以红、绿、金、白等色为主的基

督教艺术）和光（以红、蓝、黑、紫等色为主的哥特

教堂装饰艺术）[1]。西方色彩文化起源于三相结构的

演变。斯多哥哲学家热农曾说过：“色彩，是物质

初的现象形式”。亚里士多德认为，单一色的白、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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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是和四元素，即火、空气、水、土相匹配的颜色。

空气与水其性质是白，火与太阳是黄。土本来也是白，

但为了着色，其色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黑色是由于火

燃烧后，耗尽空气和水分时而产生的。白、黄、黑以

外的色，作为单一色是通过混合或调配后产生，由于

混合或调配的不同份量，其色还有各种变化[1]。从西

方色彩认识的起源来看，大多以物质的材料本质为色

彩观察视角，把绚丽变幻的色彩概括整合为构成大千

世界的物质原色。由于相对缺乏直观的视觉文献，从

古希腊图文资料中有关瓶画、服饰的色彩描述来看，

此时期的色彩审美是以物质或人类肤色的原始色彩搭

配纯粹的红色和蓝色。古罗马人服饰大致沿袭了古希

腊的色系，后期随着东方丝绸的引入，又添加了深红、

灰、褐、紫色等颜色，色彩绚丽起来。古罗马艺术的

杰作是由凯旋门、竞技场、公共浴室等公共建筑和青

铜像组成，这些多数以雪花石和石灰岩材料建造的建

筑，呈现的是黄褐色、灰茶色和青铜色的原色之美[2]。 

1.1  “光”与宗教文化 

基督教艺术在欧洲的广泛传播促进了西方古典

文化色彩美感的呈现，当基督教日益兴盛时，随之所

带来的色彩表现力逐渐凸显，马赛克镶嵌壁画成为了

拜占庭艺术的代表，原来罗马建筑中的黑白灰为主色

调的天然石材镶嵌壁画，逐渐替换成由红、金、蓝、

绿、白为主要色相的玻璃壁画，营造出拜占庭教堂神

圣庄严的空间氛围。12 世纪以后的哥特式教堂内部

高高的天顶带来了空间深度和丰富的光线变化，将西

方基督教艺术带上了顶峰。粗黑的铸铁窗格和光亮的

红、蓝、绿、紫、白色等彩色玻璃窗艺术呈现的天国

之光景象，充分体现了“光”在西方宗教文化中的地

位，将中世纪欧洲对色彩的象征表现力推向了高潮，

成为西方色彩的“源”。 

光与西方的宗教文化有密切关系，它象征着天国

与人间的沟通。用光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就会比较直观

真实。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采用写实技法观察表现

自然界，确立了西方绘画的古典色彩语言体系。以乔

托、马萨乔、达芬奇、拉斐尔等为代表的佛罗伦萨画

家注重素描透视，作品表面光滑细腻，色彩变化层次

相对简单、理性；以乔尔乔内和提香为代表的威尼斯

画家对色彩和光线高度敏感，形、色融合，油彩通过

笔触而赋予画面运动感和光感，感性十足。18 世纪

末，理性科学规范的透视法、解剖学与感性细腻即兴

发展的光色感、笔触感以和谐的方式相结合，创作了

形、色、光和谐一体的油画之美。19 世纪末，印象

主义的“弃形求光”引领色彩语言转入了自我情感的

个性表现。后来的现实主义更强调色彩的视觉真实

性，浪漫主义则强调色彩的情感表现性，但其皆把“光

影质感”作为色彩表现力的核心。在其影响下，平面

设计经历了穆夏、图鲁斯·劳特雷克、朱尔斯·谢雷等

色彩华美明快的光影描绘，到夏尔勒·盖马尔，塔玛

拉·德·兰皮卡等色彩抽象，极富平面化的装饰色彩演

变。亚历山大·罗德琴科光感极强的人像摄影结合字体

排列杂志封面，里西斯基强调几何形式排列、穿插变化，

配以彩色图案的平面设计成为设计典范。在建筑的艺术

中，光激发了空间，没有光，空间就不复存在[3]。建筑

行为的灵魂就在于由光激发的空间（氛围）[3]。在建筑

中，真正的空间建造者是光线。从万神庙、圣索菲亚

大教堂、华西里教堂、巴黎圣母院、圣家族大教堂到

朗香教堂；从红屋、斯坦纳住宅、乌德勒支住宅、流

水别墅、范斯沃斯住宅、萨伏伊别墅到母亲住宅，从

高耸入云呈现天堂之色的教堂到四面开敞吸纳自然

之色的私人住宅，无不体现出设计师利用光对色彩的

热切向往与追求。 

1.2  形式美感与个性化表达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艺术变革，如镜像的造型语

汇转换成抽象的表现形式，色彩语言呈现出三相结构

的裂变形态：原始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抽象

主义张扬色彩的精神象征，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丰

富光的神秘内涵；极少主义则凸显颜料质感的视觉特

性......20 世纪画家笔下裂化为现代主义绘画的个性诠

释、流派翻新的多元模态，抛开一切宗教的、隐喻的、

社会的、写实的方式，用纯粹的色彩组成形式传达审

美情绪，具有视觉生命活力。著名的抽象画家康定斯

基认为：色彩直接影响心灵。在他看来，色彩唤起的

主观心理感受，而不是对外部视觉经验的摹仿或对色

光的生理反应。康定斯基关注图形和色彩的运用，喜

欢用音乐的节奏、旋律来比喻抽象绘画用点、线、面

组成的画面形式美感，提出色彩研究的基本理论，极

大影响了包豪斯 1925 年以后的设计风格。波普设计

师在室内、日用品、交通工具、家具、服装服饰和平

面设计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色彩探索和个性创

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形式特征[4]。玛丽·昆特设计的

迷你裙，薇薇安·维斯特伍德设计的朋克服饰，康兰

集团设计的鲜艳奇特的家具，彼得·穆多什设计的圆

点或英文字母装饰的椅子，理查德·汉密尔顿设计的

海报等都表现出设计师追求个性表达、色彩夸张的风

格。以罗伯特·文丘里、查尔斯·穆尔，詹姆斯·斯特林，

菲利普·约翰逊、迈克尔·格雷夫斯等为代表的后现代

建筑师更注重设计人性化和文脉文化，强调装饰符号

的隐喻性，关注情感设计。詹姆斯·斯特林设计的斯

图加特艺术馆以色彩鲜艳的红、蓝、绿色装饰建筑外

立面，创造出既富于历史感又现代摩登的建筑形象，

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标志。阿契佐姆集团设计的超

级沙发，亚历山德罗·门蒂尼设计的普鲁斯特扶手椅，

孟菲斯集团设计的家具、纺织品、陶瓷等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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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利用夸张的色彩，隐喻精神追求。 

在三相结构的理念下，“光”、“形式创作” 构成

了西方色彩观从古典到现代演变的两大基本要素，设

计色彩从天国之光的宗教色彩到追求光影质感的构

成色彩，从追求个性化体现的形式美感到体现精神表

征的设计理念，凸显了西方传统色彩观向现代设计色

彩审美演变的线索。 

2  中国“类相”色彩观的文化特点 

比较西方色彩直观经验性、宗教象征性和光色视

觉经验特点，中国的色彩语言则展示了完全不同的人

文景观。中国色彩观不仅表达了色彩的物理属性和视

觉属性，更重要的是具有特殊的文化含义，中国色彩

的隐喻世界建立在生活经验之上，这与基督教、伊斯

兰教等宗教文化中的色彩象征体系形成差距。 

2.1  金木水火土与“随类赋彩” 

在中国，色彩的感知往往被归于自然世界中几种

典型物质的大“类”，即用几个基本单位概括世界上千

变万化的现象，从而标示不同经验之间的关系。如金

木水火土，构成了大千世界的五类基本物质。这种

“类”的观念与色彩结合，经由“五行”观产生了“五色”

观：青赤黄白黑。色彩与味道、音乐、季节、方位、

人体生理等构成了与其对应的关系，表征了相生相克

的生命逻辑内蕴，构建了中国文化对色彩属性及其生

命性功能的理解。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当时宫殿建筑

中流行“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神专用瓦

当。唐、宋、明、清 4 个朝代的皇城宫门也取南门为

朱雀门，北门为玄武门，体现出古人的地理方位、阴

阳五行观念与形象、色彩的文化隐喻关系，即东青、

南赤、西白、北黑、中央黄。明朝建造的社稷坛祭坛

土壤按照东、南、西、北、中 5 个方位分别铺设青、

红、白、黑、黄五色土，方坛外四面矮围墙也相应用

青、白、红、黑 4 种颜色的琉璃镶砌，即寓意四方地

域皆为国土，又象征金木水火土为万物之本。 

南朝画家谢赫的画论经典“六法论”曾提出“随类

赋彩”，即依据描绘对象的基本属性敷彩，宏观观察取

求，舍弃一切色相之表，糅合一切色相之质。这是一

个通过观物随类、因类受彩，由彩比赋的绘画色彩美

生成过程。由此可见，中国绘画创作思维中的色彩构

思，一方面来自对客观物象视觉观察的感兴，“登山则

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对前

人经典作品的审美精神体悟和图像技艺唤起[5]。这有

别于西方以文艺复兴时期为代表的古典色彩观的那

种客观摹仿特点。 

儒家思想注重色彩在社会人伦教化中的作用，以

“仁”为色彩基本导向，遵从周人的色彩观，视青赤白

黑黄为正色，五色相生相克而来的文、章、黼、黻为

间色[6]。正色为尊，间色为卑，上下尊卑，官位等级，

宗教祭祀都要选配相应的色彩，将色彩纳入礼的范

畴，具有鲜明社会尊卑象征意义。诸如服饰“天子龙

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礼记·礼器》），

与之相应，妻室的命服也有分别[7]。中国古代建筑的

色彩，在建筑艺术造型中具有重要作用，宫殿建筑色

彩强烈鲜明，江南建筑色彩淡雅平和，地方会馆祠堂

建筑色彩喧杂热闹[8]。在以礼治国的封建社会，一切

都有高低尊卑的等级之分，黄琉璃瓦成帝王宫殿专用

之瓦，制定了非宫殿建筑不许用黄琉璃瓦的禁令。建

筑用色视黄色为皇权代表色，皇城除使用黄琉璃瓦

外，还随处可见黄门钉、黄色龙纹样等装饰。 

2.2  诗心情怀与墨分五色 

中国色彩观的“类相”特点在色彩美创作中的运

用，是寄托创作者社会地位与学养功力的符号系统，

是审美表达的文化内涵文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文

化中的浪漫诗意情怀，就像文化哲学中的“儒道互补”

一样，共性的“类”与个性的“诗心”互补，构成了中国

色彩审美的独特境界，即墨分五色。墨即为色，以墨

色的丰富变化隐喻大千世界的五颜六色感受。这既是

一种“类”的概括把握，又是超越“类”的个体丰富的想

像、笔墨抒怀的写意性即兴表达，是中国艺术的一个

极高的审美经验。它使中国美术与自然之间保持了

“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审美关系。中国绘画从唐

代的色彩绚丽逐步进入墨分五色的语言境界，儒家色

彩观鼎盛了唐宋皇家贵族气派的青绿山水，而道家色

彩观（道庄化的禅宗色彩观）则与水墨山水画有不解

之缘[9]。文人画彰显个性，和宫廷画的堂皇富丽色彩、

民间画工艳俗活泼的色彩逐渐拉开距离， 终采用以

庄禅水墨黑白之境加以表现。在对用笔用墨和传统文

化修养要求极高的中国绘画色彩韵味体现中，中国绘

画的色彩之美体现出文人们的心灵体验，超越了人生

命运多舛的境界。中国建筑群就是一幅“画”，围墙相

当于画框，对于“画面”来说，人们必须置身于其中才

能看到它的面貌，内向、收敛的中国建筑其欣赏方式

在动态的“可游”，人们漫游在“画面”中，步移景异，情

随境迁，玩味各种“线”的疏密、浓淡、断续的交织，体

察“线”和“线”以外的空白（庭院）的虚实交映，从中呈

现出全“画”的神韵。中国建筑的“灰空间”，如国画中的

虚白和虚白边缘的晕染，空灵俊美，具有无穷美妙的意

境——“即其笔墨所未到，亦有灵气空中行”（高晡《论

画歌》），“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为妙境”（重光《画筌》）

艺术家匠心所在，常常正是此无墨处[10]。 

中国色彩一方面具有“功能”、“类相”属性，将时

空方位、社会等级、礼教文化整合成色彩符号的表征

系统，另一方面的“墨分五色”，则集中了中国画家把

握宇宙生机的个体感悟性色彩体验，其不追摹自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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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色，而是托寄无限诗心情思与写意墨色的“笔墨

当随时代”。功能、类相、墨的三元，展示了中国绘

画色彩观人文内涵形成历程。从庞朴的《一分为三

论》，可以如此理解中国传统色彩观的形成：功能是

一，从人文角度把握万物生命属性的总体；类相是二，

是总体属性下具体事物的色性与整体功能形成对立，

丰富、多变；墨是三，是对功能整体下种种色性的水

墨审美呈现。于是功能、类相、墨构成了“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

以为和[11]”的中国传统色彩美文化生成。 

20 世纪水墨艺术变革足以证明；随着社会整体

文化变革发展，原有语言系统会不断扩充色彩审美的

功能内涵，随之类相资源积累（以百年来西画色彩对

中国绘画影响为证）、图示资源累积，又带动墨彩语

言对世界万有色彩表达创造能量的生成。这是一个系

统开放的过程，从单纯走向丰富，从地域文化走向人

类文化交流，文化包容不断拓展深入。从吴昌硕使用

西洋色到张大千的墨色山水；从徐悲鸿的中西绘画技

法融合到李可染的当代情怀山水画；从林风眠的墨色

光影语言到田黎明的彩光墨韵实验……足以看到对

这一过程的实践。19 世纪末，在文化变革和西方建

筑思潮影响下，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与绘画一同受到全

面冲击，韵律感极强，具有强烈城市民俗建筑文化色

彩的上海石库门里弄民居发展尤其明显。1912 年前，

早期石库门的艺术处理手法在江南民居建筑基础上

演变而成，黑色蝴蝶瓦屋面，黑色石库门、传统砖雕

青瓦压顶式样门楣、白粉墙，色调素雅。20 世纪一

二十年代受到西方古典建筑、现代建筑风格的影响，

石库门屋面改为机制平瓦或土窑平瓦，门头装饰多模

仿西方古典建筑纹样或简化为几何体块，外墙采用清

水青砖、红砖形式，呈现出融合中西建筑文化特色的

多元化的建筑式样[12]。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石

库门里弄民居几乎被西方近代联排式住宅的新式里

弄住宅取代。社会风尚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为了

与钢筋混凝土及水刷石等新结构、新材料相适应，建

筑装饰极度简化。在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演变进程

中，尽管石库门里弄民居的中国传统装饰风格出现了

较大创新，但石库门丰富的地域性传统装饰风格仍在

延续，并对后来中国民族特色的住宅设计具有启示性

指导意义。 

3  结语 

面对中西方不同历史时期的色彩在特定审美文

化语境中所承载的人文意义，以及展示的不同时期精

神情感生活的文化氛围，可以用中西医学差异来理解

中西色彩观：西方医学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的（从

分析到整体），中国古典医学是建立在经络学基础上

的（从整体到功能）。色彩的感觉是一定时代中人的

有生命力的体验感受，色彩文化的积淀来自不同地

域、不同时代的审美情感经验和民族思想滋养。正如

黄色，在中国被认为是天地的根源色，也是人间权贵

的象征，天子的衣服成为黄袍。在希腊神话中，太阳

神阿波罗被描绘成金黄色头发，身穿黄衣的形象。希

腊智慧女神雅典娜有喜黄色之说。然而，在基督教中，

黄色又是忌讳色，背叛耶稣的犹大穿黄衣。16 世纪

西班牙宗教法庭令异端者穿黄色服装，同期法国对重

罪人家的门涂黄色已示惩戒。中西色彩文化理念的差

异必将导致设计色彩运用的差异，尽管随着中西方经

济技术、哲学思想等各方面交流的加强，中西色彩文

化出现了相互交融的现象，但其文化性、地域性差异

将成为两种设计观念下设计实践话语中独特的文化

内涵一直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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